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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体诗词创作中，借用前人的个别诗句，或一字不改，
或略作变动，称之为借句，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
毛泽东主席《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

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
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此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借自唐代诗人
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中的诗句“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
情天亦老”。原诗写的是魏明帝派人去长安，把汉武帝造的
铜人承露盘拆下来运往洛阳，铜人感叹汉亡而悲伤流泪，天
若有情，看到铜人流泪也会愁中变老。毛主席借用此句，却
翻出新意：“天若有情，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残害人民，也
要因痛苦而变得衰老。深受反动派残害的人民，自然要彻底
推翻反动统治，这是人间正确道路。”（周振甫《毛泽东诗词欣
赏》）毛主席另一首《七律·答友人》中，第七句、第八句为：“我
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第七句借自李白古风《梦
游天姥吟留别》中的“我欲因之梦吴越”，改“吴越”为“寥廓”
（意为广阔的地方）。

毛主席《为女民兵题照》是一首七绝：“飒爽英姿五尺枪，
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最
后一句也是借句，但注释者大都未言及。清人袁枚所著
《随园诗话补遗》卷六之二中，记录了一位叫常澄的诗人，
有七绝诗云：“谢家风味最难忘，不爱浓妆爱淡妆。惜福如
何偏减算，生憎检点旧衣箱。”比较“不爱浓妆爱淡妆”与
“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种不改原句格局只改几字的方法，

又称之为“活剥”。
李元洛先生所著《唐诗分类品赏》一书中，收录、评析了

名不见经传的王梦周一首七绝。《故白岩禅师院》：“能师还世
名还在，空闭禅堂满院苔。花树不随人寂寞，数株犹自出墙
来。”他说：“我选此诗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有感于南宋诗人
叶绍翁的名作《游园不值》，似乎与它关系暧昧。”叶诗为：“应
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
杏出墙来。”故元洛兄称：“两诗后两句的用语与意境大体相
同，王诗写人去院空，唯见花树出墙，不胜惆怅之情见于言
外。叶诗大致也是如此，只是‘数株’变为‘一枝’，‘出墙来’
竟然相同，虽有夺胎之妙，但也不免泄露了‘作案’痕迹。”所
谓“‘作案’痕迹”，是指叶绍翁高明地“借意”“借句”。叶诗胜
于王诗者，一是有叙事性：穿有屐齿之鞋，踏苔路而去游园，
小扣柴扉有声而园主不在；二是有视觉冲击力：满园春色满
得往外淌，让一枝红杏做代表出墙。
邵燕祥是当代的一位诗坛老将，先以新诗名世，晚年则

专攻旧体诗，成绩斐然。他赠著名漫画家丁聪（笔名小丁）的
七绝颇为人称道：“黑发童心耳目明，兴亡入画鬼神惊。行年
八八犹称小，天下谁人不识丁。”第四句借自唐人高适《别董
大》的末句：“天下谁人不识君。”改“君”为“丁”，妙不可言。

1933年冬，作家钟敬文将历年所写旧体诗编成《城东诗
草》，向当时名声响亮的郁达夫求教。郁达夫读完后大为赞
赏，欣然命笔写下《集龚定庵句题〈城东诗草〉》七绝一首：“秀
出南天笔一枝，少年哀艳杂雄奇。六朝文体闲征遍，欲订源

流愧未知。”表达了他对诗人才情丰茂、诗风“哀艳杂雄奇”以
及博览广闻的由衷赞赏。而这首诗的四句皆来自清代著名诗
人龚龚自珍（号定庵）的《己亥杂诗》，分别为第27首的首句、
第142首的首句、第266首的第3句、第192首的第2句。自
然、贴切、隽雅，而且符合平仄、押韵的七绝规范。以这种形式
所作的诗，称之为“集句”。
《辞海》云：“集句。旧时作诗方法之一。截取前人一代、

一家或数家的诗句，拼集而成一诗。现存最早的集句，为西晋
傅咸的《七经诗》。”集句成一首诗的叫作“集句诗”，集句成一
首词或一副对联的称为“集句词”“集句联”。方春阳、吴秋登
所著的《旧体诗入门》一书中说：“集句诗是把前人的诗文成句
集成一首诗，优秀的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像自己做的一样。”历
代诗人中，擅长以集句为诗、词、联的可说是群星灿烂，如王安
石、苏东坡、黄庭坚、文天祥、黄之隽、梁启超……
王安石的名作《送张明甫》七绝四句：“觥船一棹百分空，

十五年前此会同。南去北来人自老，桃花依旧笑春风。”现场
感与抒情叙事，宛如自作。诗句却是来自晏殊、杜牧、崔护的
四首诗中。苏东坡的词《南乡子·怅望送春杯》，寥寥十数句，
分别来自杜牧、杜甫、许浑、刘禹锡、李商隐等人不同的诗作，
浑然天成，并成为名作。虽是原句采入，却没人说是抄袭。
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1957年回到阔别30年的长沙，满

怀激情写下两首七绝，第二首为：“一为迁客去长沙，回到长沙
不识家。人物依稀城郭改，天心园里看桃花。”而李白的《与史
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为：“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
家。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谢老诗既从李白诗
中采撷原句（如首句），也将李白诗中的句子或改写数个字或
保留原句形态（如第二句、第四句），第三句则取自宋代刘克庄
《过建阳》中的“城郭依稀人物改”，但变成了“人物依稀城郭
改”。因前人有这种集句诗的例子，故谢老诗亦在规矩之内。
1941年，叶剑英《贺冯玉祥六十寿联》：“真体内充，返虚

入浑；生气远出，与古为新。”（《现代名人名联选注》）句子皆来
自司空图的《诗品》一书。上联说正气充盈，性灵反归至道，获
得精神之自由。下联说有了充沛的生气，即便年纪大了，生命
仍然年轻。这副集句联，集的是文句。
几年前，天津友人寄来李志刚先生所撰大著《天津楹联述

略》，此中写到邓毓怡的集句联，读之受益。如：“寝不愧衾，行
不愧影；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上联来自《宋史·蔡元定传》，下
联出自《论语·雍也》，内容好，又对仗严谨，声调铿锵。
集句这种创作方法，既有赖于腹笥丰盈，更需有阔远的眼

界和心境，方能出奇制胜，别有一番风味。

《荷花淀》是孙犁先生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它是中国战
争文学的一个典范。我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过战争
文学，而我的学长莫言是在孙犁先生为他的小说《民间音乐》所
写评论的助推下而入学的。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尽管广泛搜求，
也难以寻觅能和《荷花淀》比肩的关于抗战的文学作品。这并非
厚此薄彼，而是作为一个后来者回眸而得出的认知。
大多关涉战争的文学，只瞄准炮火攻击、刀光剑影等，却在

一定程度上缺乏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反思。而文学又应当具备相
当的美学元素，庸常普通的文字自然不会有效地传情达意，《荷
花淀》对于人性挖掘之深，也是有赖于其语言之美，它那诗一般
的韵境，真让人有独步文坛之感，虽然效法者也众，但得其真谛
者却并不多。《荷花淀》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在抗日文学的“丛林”
中，依然是卓尔不群的存在。
孙犁的革命和文学生涯都起步于晋察冀地区，他在文学创作

和通讯写作以及文艺理论研究上齐步前进。1943年秋，他从《晋
察冀日报》调入华北联合大学高中班任教，很快投入到反“扫荡”
斗争中去，在山西繁峙打游击一个冬天后，转年春天返回阜平的
当晚，即接到奔赴延安的通知。直到盛夏时节，孙犁才赶到延安，
到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
1945年5月15日，即抗日战争胜利三个月前，孙犁的《荷花

淀》首发在延安《解放日报》
上。而在同一天，重庆《新华日
报》发表了孙犁的一组散文《游
击区生活一星期》，可以看到孙
犁从此声名鹊起的轨迹。未
久，《新华日报》和解放区的各
报纸纷纷转载，新华书店也出
版了单行本，《荷花淀》一举奠
定了孙犁的文学地位。此后，
《村落战》《麦收》《芦花荡》陆续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白洋淀
边一次小斗争》在《新华日报》
上发表，孙犁作品井喷式地推
出，震动了延安文艺界，也使白
洋淀和解放区的生活状况在国
统区开始引人关注。而这一系
列的文学创作，都是伴随着抗
日战争节节胜利的鼓点前进
的。抗战胜利之后不久的9月
20日，孙犁参加华北文艺工作
团离开延安。可以说，延安是
革命的圣地，也是孙犁文学的
圣地，他来鲁迅艺术文学院一
年有余的时间，这似乎就是为
了促使他文学的成功的。
这是机缘之巧，是天作之

合。孙犁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一文中曾经深情地回忆，“我
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
说”。他又谈及：“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
志们长年在西北高原工作，习惯于那里大风沙的气候，忽然见到
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是带有荷花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
地感到新鲜吧。”从晋察冀到延安，因为距离的错位，才产生创作
的冲动，而此前贴得太近，则未必能下笔如有神。其实还有一点
因距离产生美的缘由，孙犁本身并非白洋淀人，而是安平县人，
他只是在安新县的同口镇教书约有一年时光，客居于此而饱览
淀上风物才得以有所触动，而如果是身在其中，那么就是“不识
庐山真面目”了，就是“草色遥看近却无”了。白洋淀的战斗故
事，孙犁也是此后听来的，于此创作的空间反而更大，意境也更
为空灵，当然，距离并非成功的唯一因素，更为重要的还是作者
在参加抗战以来，在血与火的考验中，生命得以激发，加之延安
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淬炼，生活积累和学养储备的调动，经过一番
酝酿提炼，才得以一举成功。
孙犁自称：“我最喜爱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

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
赞歌。”孙犁的抗日小说不止于《荷花淀》，还包括了如《荷花淀》
的姊妹篇《芦花荡》以及《嘱咐》等诸多作品，它自成一派，成为此
种题材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成为众多学界乃至民间拥趸的
争说热点。
孙犁毕生不追时髦、不慕虚荣、淡泊名利，及至晚年，他的

“耕堂文录”和“芸斋小说”陆续出版，又以“衰年变法”的姿态，
让人领略到他新的境地，其中也不乏对于抗日战争生活的回
忆。我因心存敬畏，从未写过有关孙犁的文字，这次借谈抗战
文艺的机会略以抒怀。今年初夏，我曾到白洋淀去，参观新近
开馆的“荷花淀派”文学馆，拜谒这座文学的殿堂，缅怀为民族
而参与抗战的先贤。 题图摄影：高浣心

2011年4月，在天津市大规模旧城拆迁改造中
发现了数千块老城砖。据有关专家介绍：“天津卫
老城城墙于1901年被拆，拆城后，碎砖垫了城周护
城河及马路，整砖少量运去德州，大部分由拆城承
包人出售给租界盖了房屋。吉林路、滨江道等原法
租界附近有些住宅楼，至今外墙仍可见城砖原状。”
我曾看到过大买办梁炎卿在英租界的旧宅，他家的
房子就是用天津的老城砖修建的。前些年，和平区
哈尔滨道原法租界的老旅馆佛照楼在拆迁时又发
现有3000余块天津老城砖，现已被保护起来。

这些老城砖全部来自天
津旧时的卫城，它们见证了
天津建城的历史和六百多年
的历史风云。

提起天津老城，久居天
津的人没有不知道的。老城
范围，一般是指今天的东、
西、南、北四条马路之间，也
就是天津人所说的老城里。
有句老话说：“北京是个帽子
城，保定是个靴子城，天津是
个算盘城。”天津卫为嘛叫
“算盘城”呢？这是因为，当
年的天津城以鼓楼为中心，
为一长方形城垣，东西长五百零四丈，南北长三百
二十四丈，城周长九里十八步，恰似一盘巨大的算
盘，所以称为“算盘城”。

天津卫城始建于明永乐二年（1404），当时还只
是一圈土围子，设有四门，门上建城楼，虽为土筑，
却因修建得十分壮观而博得“赛淮安”的美称。弘
治初年，山东按察副使刘福兵备天津时，用砖石包
城，四门重建城楼，分别题名镇东、定南、安西、拱
北。此后，天津城屡经修建。有一次大修是在雍正
初年，天津发了一次大水，水退后重修城垣。每面
城门上均嵌有石刻的门额，北是带河门，西是卫安
门，南是归极门，东是镇海门。我曾见到李叔同的
父亲李世珍同治乙丑科会试朱卷，其中写道：“世居
天津县镇海门外河东三甲。”这一年即1865年，李世
珍考中了进士，这说明在那个时期天津老城和四座
城门都是存在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破天津城，成

立了“都统衙门”，决定拆除城墙，当时虽有众多乡绅反
对，与其交涉，但最终未能阻止。据老人说，拆下的城
砖运到山东威海卫修了炮台，事后有人回想起城门的
四面门额，从中悟出了“带卫归海”似乎就是城砖归宿
的谶语。
虽然天津城被拆除，但老城内的旧建筑和当年留

下的地名依然是韵味儿十足。像贡院街、户部街、仓廒
街、府署街、沈家栅栏、卞家大院、拴马桩胡同、乡祠胡
同、双井胡同、中营、龙亭、鸽子集等，或露出富贵气象，
或反映出旧时那种简朴而古老的生活。笔者翻阅老作

家秦瘦鸥的《海棠室闲话》，得
知秦先生当初写小说《秋海棠》
便是从天津老城里得到的启
示。他回忆说：“记得早先的天
津市内，在临近的金汤桥的海
河以西，还有一片旧城区，纵
横不过数里，方方正正，犹如
一块棋盘，街道都很狭窄，却
颇有古香古色的气氛。是时
秋季中的某一天，我信步走过
一条幽静的石街，偶然瞧见一
位中学生模样的少女，而外形
又那么苗条灵秀、容光照人，
以至在短暂的一二分钟以内，

便使我的脑神经上深深地刻下了她的倩影，后来在塑
造罗湘绮这一人物时，不由不想到了她。”上世纪80
年代，《秋海棠》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有人问他：“为什
么你要选择天津这个地方作为秋海棠与罗湘绮相遇
相爱之处？可有什么特殊原因？”秦先生说：“这一
问，真教我往事历历，如在目前。”由此可见天津老城
里在这位上海老作家心中的地位。那深街小巷里的
老宅尽管很旧，却像是一幅幅昔日风俗画，也如同一
瓶瓶陈年老酒，有一种独有的魅力。记得老城旧房即
将拆迁时，我特意赶去看看，心中恋恋不舍，这也算是
最后一眼了。这座“算盘城”的旧貌无疑成为天津人不
可泯灭的记忆。
关于旧城拆下城砖的真正

去处，按照多数人的说法是：大
部分卖到了租界盖起了房子和
院墙，余下的碎砖及土石填了
护城河和城里的坑塘。

从手机上看到韩伟在北京去世的消息，心里一阵发空。
半年前我俩还通过几次电话，他力劝我把鄙作小小说《耳朵》改成歌

剧剧本。我很奇怪，《耳朵》发表于上世纪90年代，他竟然还记得。好奇
心驱使我找出旧作重读，果然发现其很适合改歌剧。我年纪大了，没有歌
剧院邀稿，也不敢费时费力了。后来他又来电话劝了一次，我已听出他讲
话有些迟缓吃力。但他竟然还记着《耳朵》，令人感动。
韩伟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多年，是一位才华横溢、功劳卓著的歌

词作家。
他与施光南是“艺术兄弟”，合作了《祝酒歌》《打起手鼓唱起歌》等许

多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是他从一次工厂会演中发现了关牧村，力劝施
光南关注她。关牧村这才有机会调入歌舞剧院。三位艺术家组成了长期
的作曲、作词、声乐“铁三角”，在那个年代为天津争得了美誉。
我最为钦佩的是韩伟身上保留了古代传下来的“义士”风骨。在那个

特殊时期，上面有人命令歌舞剧院“下放”施光南。施光南之父是我国著
名爱国民主人士，家庭生活优渥。施光南自幼弹钢琴，生活能力很差。如
果下放到农村，不会生火做饭，很难活下去。当时剧院领导很为难，又不
敢得罪上司，想出了个有些不近人情的法子——找来韩伟问：“你能陪他
下放吗？”韩伟毅然答应：“能！我去！”
什么叫朋友？这才叫朋友！什么是义气？这才是义气！他俩成了当

代的俞伯牙与钟子期。两兄弟辗转于农村、山区，最后到了新疆。您猜怎
么着，逆境中的异姓兄弟竟然根据鲁迅名著《伤逝》创作出歌剧《伤逝》。
在北京公演后，好评如潮。
当年韩伟是我家的常客，那年头没有家庭电话，说常客，其实是相隔

半年一年的不请自来。我们俩都是话痨儿，又都兴趣多多，好奇心强强，
有时聊天儿到深夜。
他还是个“当代徐霞客”，喜欢到各地旅行。在海峡两岸阻隔的年代，

他说除了台湾地区没去过，他到过很多地方。因此他是我女儿和儿子最
喜欢的叔叔，就爱听他口若悬河地讲各地见闻，尤其是西藏青海那边的故
事。隔些日子孩子们就会问：韩伟叔叔什么时候来？我说我也不知道，说
不定哪天他就会冒出来。
那晚女儿从汉堡发来视频，我告诉她韩叔叔去世了，她很难过。这么

多年了，她还记得小时候韩叔叔常带些小工艺品给他们姐弟，是他从云
南、贵州一带带回来的。女儿还记得30多年前，韩叔叔送给她一支少数
民族戴的能别住发髻还缀有几条链子的金色发卡，漂亮极了。
有一夜难以入眠，我忽然想起女儿对那支金色发卡爱不释手的样

子。金发卡，作为爱美的象征，触发了我写《金鹿儿》的灵感，成为小说的
中心细节。后来鄙作获得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得感谢韩伟。
心地“纯金”的艺术家韩伟啊！怀念你，好兄弟！

清晨的菜市场，总比城市的朝阳醒得更早。
张阿姨的豆腐摊儿支在最显眼的位置，铁盆里的
嫩豆腐泛着莹白的光，她的手在卤水与棉布间翻
飞了三十年，指腹虽结着细密的茧，却能精准掂
量出顾客要的是三两还是半斤。隔着两个摊位，
卖水果的老李正用抹布细细擦拭苹果上的晨露，
他的货车里永远飘着不同季节的甜
香，春天是草莓的酸，秋天是蜜橘的
润，日子在果香里轮转，倒也把两个
孩子送进了大学。
写字楼里的林薇总在8点50分

准时按下电梯按钮。她的办公桌永
远整洁得像样板间，电脑屏幕上跳
动着复杂的数据流，咖啡杯里的拉
花每天换一种图案。深夜11点的办
公室，她常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发
呆，那些星星点点的光里，或许就有
张阿姨收摊儿回家的身影、有老李
清点当日收入的满足。她曾羡慕那
种踩着日光出门、伴着月光归家的
规律生活，就像张阿姨偶尔也会好
奇，那些穿着精致套装的年轻人，究
竟在格子间里编织着怎样的梦。
乡下的外婆活到80岁，从没离开过那片丘

陵。她的活法是跟着节气走的：清明前后种瓜
点豆，芒种时节抢收麦子，霜降一到就腌起腊
肉。她的手掌虽粗糙得能磨破砂纸，却能分辨
出哪株稻穗最饱满，哪颗种子会结出甜糯的玉
米。她不懂什么叫“诗和远方”，却把日子过成了
最朴素的诗——屋檐下的燕子每年准时归来，院
角的月季总在端午前后炸开满枝的红，就连墙角

的青苔，都在她的注视下绿得有了层次。
小区门口修鞋的王师傅有个秘密，他的工具箱

里藏着一本磨得卷了边的诗集。年轻时他是县国有
工厂的宣传科主任，后来厂子倒闭，为了供女儿读
书，他拿起了锥子和线。顾客多的时候，他的手在皮
鞋与针线间灵活游走，嘴里哼着跑了调的《送别》；人

少了，他就从工具箱里翻出诗集，用带
着糨糊味儿的手指轻轻摩挲那些泛黄
的书页。有人笑话他“酸秀才干粗活
儿”，他只是笑笑，继续缝补着别人的
鞋，也缝补着自己被生活磨出的裂痕。
我曾在深秋的山顶遇到过一对老

夫妇。他们背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在
寒风里架起三脚架，只为等一场日
出。老先生的膝盖不好，每走一步都
微微发颤，老太太就牵着他的手，一步
一步挪向观景台。当第一缕阳光越过
云海，老先生的镜头里映出万丈金光，
老太太的眼里却只映着他专注的侧
脸。他们说，退休后用十年时间几乎
走遍了全国，退休金不多，住最便宜的
旅馆，吃最简单的饭菜，却把日子过成
了流动的风景。

张阿姨的豆腐摊儿迎来了第一波早市的客人，
铁盆里的豆腐在晨光里泛着温柔的光；林薇的咖啡
杯里升起袅袅热气，拉花的爱心在蒸汽中慢慢晕开；
外婆在院子里侍弄她的菜苗，晨露从菜叶滚落，砸在
泥土里发出细微的声响。这世间有千万种活法，就
有千万种光芒，它们或许不都璀璨夺目，却都在各自
的时区里，温暖而坚定地亮着，拼凑出这人间最生动
的模样。 题图摄影：苑思思

眼高手低，是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的通病，即眼光、眼界过高，

手法、手艺过低。对他人或社会的要求标准很高，甚至不切实际，但其实

自己也做不到。

不过我却认为“手低”固然是不尽如人意之处，是人生短板；“眼高”

却未必就不好，若用得好的话，当是人生优势。一个人有眼光，眼界高，

眼界开阔，肯定是个难得的长处。刘

备为何与诸葛亮一拍即合，首先是折

服于他的眼光与眼界。鲁迅的眼光如

炬，高屋建瓴，使他成为对国情研究极

透的思想家。

古今中外，就眼与手结合的类型

而言，大致有四种基本组合模式：一是

眼高手低，这是较为常见的现象，初出

茅庐的大学生，自认怀才不遇的人才，

多是这种类型；二是眼低手高，因为眼光高低也能影响到一个人的手法、

手艺、手段，眼低寡闻者终难成大器，或许有极个别能工巧匠能臻此境

界；三是眼低手低，这是最没悬念、没争议的搭

配，也最合乎一般逻辑，遗憾的是，这种人却比比

皆是，既无追求，也无技艺，糊弄塞责，得过且过，

一辈子也难干出什么名堂；四是眼高手高，这种

人也不多，特别是其中出类拔萃者，更如凤毛麟

角，但一旦炼成，那就非同凡响，鹤立鸡群，不是

大师鸿儒，就是领袖巨匠。

一般来说，大学教育主要解决“眼高”的问题，通过几年系统的理论学习，

各路名师的指点、经典著作的熏陶、严格科学的训练，培养出学生高度的审美

眼力，高超的专业眼光、高深的文化眼界、高远的科技视野，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什么是尖端前沿，什么是奋斗方向，能做到这一步，学校就算基本完成任务。

所以，大学生、研究生出现眼高手低的现

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正常的事，因

为他在学校里主要是纸上谈兵，少有动

手实践的机会，而手艺、手法、手段是需

要在工作实际中才能提高的。因而，年

轻人进入工作岗位后，要解决的正是“手

低”的问题，那既要看工作环境、客观条

件，更要看个人的努力、毅力和悟性。一

个人若能通过潜心磨炼，不懈奋斗，迈过

“手低”这个坎，达到了眼高手也高的境界，那就是个合格人才了。

最怕的是年轻人一直眼高过顶，背着高学历的包袱沾沾自喜，却疏于

在技术层面上提升自己，瞧不起那些“雕虫小技”，不肯在熟练技术、提高

技艺、完善技能上花时间下功夫。结果是用人单位看你是志大才疏，你却

觉得自己大材小用。最终只能蹉跎岁月，一事无成。一时眼高手低不要

紧，需要的是尽量保持住“眼高”的长项，努力弥补“手低”的短板，积极向

眼高手高的方向进发。这样，即便将来成不了大师巨匠，也会成为某一方

面的行家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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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一）

老砖诉说天津城

章用秀

漫话“眼高手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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